張炎憲教授達拉斯演講


阿賢
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達拉斯支部與達拉斯台灣同鄉會，於五月二十日晚，聯合邀請，前台灣國史館館長張炎憲教授，蒞臨達拉斯，以〝台灣獨立運動與國家建構〞為題為同鄉講述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歷史，並與同鄉分享他對台灣國家建構的看法。張教授有鑑於1990年代台灣民主化後，台灣年輕人不知台灣民主是經過很多人辛苦爭取來的，因此覺得必須要把這些歷史紀錄下來，因而開始記錄海外台灣人獨立運動的口述歷史。
張教授將海外台灣人獨立運動分為四個階段。第一階段為1956至1971年，第二階段為1972至1981年，第三階段為1982至1991年，第四階段為1992至現在。台灣獨立運動的影響可追溯到日本統治台灣的時期，當時不論是左派或右派，都推出台灣要有自己的國家的理論，到了1945年國民黨接管台灣，1947年就發生228事件，台灣人開始出現要獨立的聲音，但具體行動在1950才出現，1950年台灣臨時共和國於東京成立，此運動雖於1965年廖文毅返台後無疾而終，但其對台獨運動的影響是不言可喻的。
50年代，南美與非洲等地的獨立運動與美國黑人的民權運動，給台美人很大的鼓舞影響，而展開台灣獨立運動。1956年費城三傑﹝盧主義、陳以德、林榮勳﹞成立3F(Formosans’ Free Formosa)﹝有一說為五傑應包括楊東傑與林錫湖﹞。當時是有組織但人數少，運作不大。由於國民黨向美國告密3F替日本組織分送台灣共和國刊物，而於1958年改組成UFI (United Formosans’ for Independence)，此時參加的學生逐漸擴增到紐約、芝加哥、波士頓與堪薩斯等地。1960年王育德等留日學生成立台灣青年社。1961年，陳以德在紐約召開記者會，公開代表組織進行台獨運動。1965年全美各地的台灣同學會開始串連，在Madison, WI成立台灣問題研究會。1966年成立「全美台灣獨立聯盟」（UFAI  -- 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），1970年1月1日，台灣、日本、美國、歐洲、加拿大等五個地區的台獨團體正式合併，成立「台灣獨立聯盟」（WUFI --- 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），蔡同榮擔任首任主席。此時海外台獨運動已是有組織的運動了。1970年，彭明敏逃出台灣，抵達瑞士，1971年初應美國獨盟之邀請抵美，1970年4月24日，發生黃文雄與鄭自才的刺蔣事件，1970、1971為台獨運動的高潮期。
1971年黃文雄與鄭自才棄保潛逃，WUFI美國本部由於對事件看法分歧，導致WUFI美國本部分裂，1973張燦鍙接任「台灣獨立聯盟」美國本部主席及總本部主席。WUFI轉為秘密組織，成員反而增加。1975後國民黨政權開始老化，而留學生開始就業，經濟情況越來越好，對獨立運動的支持也相對增加，台獨組織開始對台灣的情勢發揮牽制的作用。
1981年陳文成事件後，台灣公論報開始發行，在美台灣人的社團也開始多元化，1980年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成立，1982年FAPA成立，1988年北美洲婦女會成立，這些團體在政治上較台獨溫和‧較易吸引不同的人參與，以不同的方式對抗國民黨。WUFI漸漸失去主流的地位。此時國民黨也以不同的方式拉攏這些社團，海外台灣人組織複雜化，做法也各自不同。1986年，民進黨成立，對抗國民黨的主流變成台灣，WUFI美國本部因而有郭倍宏1989年闖關回台之舉，並宣布將於1990遷盟回台，於1992完成遷台計劃。
台獨聯盟於1992回台後面對很大的挑戰，台獨人士在海外生活了三十幾年，對台灣的政治生態不了解，認為只要打倒國民黨就好了，但是國民黨與台灣地方基層是糾葛不清的，不是說倒就倒的，打倒國民黨也不等於建國。台獨聯盟與民進黨除了是戰友外，同時也是競爭對手，他與民進黨的主張又不盡相同，加上台獨聯盟遷台後到底要算社運團體或者只是另一個組織，定位不清，台獨聯盟現在正面臨何去何從的困境。
談完台獨歷史後，張教授切入他對國家建構的看法，以前很多人認為只要台灣人當總統，台灣就可以建國了，但是經過李登輝、陳水扁兩個台灣人總統，台灣還是還沒獨立。台灣獨立面臨的困境為中華民國的體制是很難打破的，國民黨與台灣地方勢力的糾結是很複雜的。加上國民黨長期以中國文化對台灣人洗腦，使得很多人認為只要中國民主化後，台灣就可與其統一。台灣要建國就要克服這兩個困難。我們應該一方面宣傳中華民國體制的缺點，一方面也要提出新的、好的論述出來。要有世界觀，台灣的生存不能只靠中國，台灣要如何生存要有長期的戰略性的思考，台灣要有跳脫中國文化，要有自己的文化。以上兩者都不是短時間內可達成的，可惜民進黨的人為了選舉考量，都沒有好好對這兩個問題提出思考。台灣要建國，必須要有一群不參加選舉的專業人士，好好思考，提出好的策略，讓贏得選舉的人當治國的策略。
張教授指出馬英九執政三年來，最大的貢獻是讓人們看清楚，民主化不等於獨立建國，張教授對台灣的情勢抱持十分樂觀的態度，一方面他認為我們沒有悲觀的權利，一方面他對台灣人的政治智慧有充分的信心。聽完了張教授的演講後，與會同鄉都覺得心情輕鬆了不少，對台灣前途的信心也增加了不少。
